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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
厉

、

宣铜器分界
‘

韩 巍 北京大学历史系 博 士

年初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单氏家族

青铜器窖藏的发现
,

曾经在学界引起不小的轰

动 川
。

其中四十二年
、

四十三年两组述鼎是目前

所见西周时期纪年最高的铜器
,

而述盘铭文则

明确记载其父
“

葬叔
”

曾辅佐
“

刺 厉 王
” ,

那么

器主单述应主要活动于宣王时期
。

因此
,

该窖

藏铜器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宣王

后期标准器 ‘
, ’,这对于推进西周晚期铜器分期

断代研究是一个难得的契机
。

笔者将单述诸器

铭文与西周晚期的重要铜器反复系联
、

对 比
,

发现其中存在着一定规律
,

可 以

作为划分厉
、

宣两代铜器的参考标准
。

四十三年述鼎铭文提到
,

周王在
“

周康宫穆宫
”

册命单述
,

这一册命地点

在四十二年述鼎铭文中写作
“

周康穆

宫
” 。

显然
,

后者是前者的省称
。

在西周

晚期的铜器铭文中
,

类似这种形式的册

命地点还能见到不少
,

参见表一

早在 世纪 年代
,

唐兰就提出
,

西周金文中的
“

康宫
”

为康王之宫庙
,

“

康邵 昭 宫
”

为昭王之庙
, “

康宫挥 夷 大室
”

为夷王之庙
, “

康刺 厉 宫
”

为厉王之庙 ‘
“ ’到

年代
,

唐兰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著名的
“

康宫原

则
” ,

即凡出现
“

康宫
”

的铜器铭文
,

其年代均在

康王以后
。

同样道理
,

凡是出现
“

夷宫
”

者
,

其年

代必晚于夷王 出现
“

厉宫
”

者
,

必晚于厉王 ”’
。

这一断代原则至今仍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
。

笔者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
,

凡是铭文中出

现
“

周康某宫
”

或者
“

周康宫某大室
”

这类册命

表一

册册命地点点 铜器名称称

周周康邵 昭 官官 下年颂器
、 一

九年越灿 《集成 》
,

周周康穆宫宫 十八年善夫克摄
、

廿八年震灿

震震震盘
、

四 卜二年述鼎鼎

周周康宫穆官官 四
一

三年述触触

周周康官穆大室室 廿七年伊篡

周周康彩袱 火 宫宫 十六年成钟
一

周周康宫夫官官 卜七年此篇
、

此品
、

八年 吴吴

虎虎虎灿
一

周周康宫夷大室室 珊一年两比簇
、

两比鼎 一

周周康刺 厉 宫宫
一

六年克钟 一 、

克搏

本文为北京大学 卜 古代史研究中心 《 】年度重大项 日 侧刃 “

西周重要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
”

阶段性成果之

一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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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点者
,

往往可以互相系联
,

并

辗转连及其他一些重要铜器
,

参见

表二

这些铜器铭文 中
,

克钟 出现
“

周康刺 厉 宫
” ,

即厉王之庙
,

故

被学者公认为宣王时器
。

而吴虎鼎

有
“

申刺 厉 王命
”

的语句
,

自然也

属宣王标准器
,

学者均无疑义
。

由

克钟的器主
“

善夫克
” ,

可以系联大

小克鼎
、

克摄
、

甭比摄
、

雨比篡 由

两比篡的
“

彼旅
” ,

可以系联彼叔旅

钟 由大克鼎的
“

申季
” ,

可

以系联伊篡
。

此外
,

由此篡的
“

史

矍
” ,

可以系联燕吏鼎和驹父摄
。

后

两器的
“

南仲
” ,

学者多认为就是

《大雅
·

常武 》和《小雅
·

出车 》中

的
“

南仲
” ,

是宣王时的重臣
。

而煞

吏鼎的
“

图室
” ,

又见于善夫山鼎
,

后者纪年高达三十七年
,

学者亦多

表二

器器名名 纪年年 地点点 人物物

克克钟钟 十六年年 周康刺 厉 宫宫 士留留

大大克鼎 宗周穆庙庙 申季
、

尹氏氏

成成钟钟 十六年年 周康挥 夷 宫宫宫

此此鼎
、

篡篡 十七年年 周康宫夷宫宫 司土毛叔
、

史矍矍

然然更鼎 周庙
、

图室室 司徒南仲
、

史譬譬

驹驹父摄
·

八年年年 南仲邦父
、

高父父

善善夫克摄摄 十八年年 周康穆宫宫 史趁趁

吴吴虎鼎鼎 十八年年 周康宫夷宫宫 伯道
、

善夫丰生
、

司 工雍雍
毅毅毅毅毅

、

苗司七寺来来

越越鼎鼎 十九年年 周康昭宫宫 宰讯
、

史留
、

内史常常

小小克鼎 廿二年年 宗周周周

两两比摄 廿五年年年 善夫克克

伊伊篡篡 廿七年年 周康宫穆大室室 中季季

寰寰盘盘 廿八年年 周康穆宫宫 宰颧
、

史凿
、

史域域

两两比纂纂 姗一年年 周康宫夷大室室 被旅
、

枚 巨牧牧

善善夫山鼎 汾七年年 周图室室 南宫乎
、

史来来

述述鼎甲甲 四十二年年 周康穆宫宫 司 散
、

尹氏
、

史域
、

长父父

述述鼎乙乙 四十三年年 周康宫穆宫宫 司马寿
、

史域
、

尹氏
、

荣兑兑

颂颂器器 三年年 周康昭宫宫 宰引
、

尹氏
、

史彼生生

定为宣王器
。

由善夫山鼎的
“

南宫乎
” ,

又可系

联南宫乎钟
。

另外
,

由两套述鼎的
“

史

域
” ,

还可系联寰盘 鼎 和师寰篡
,

这

一点论者多已提及
。

关于上述铜器的具体断代
,

过去学界争议

较大
。

以著名的克器为例
,

郭沫若曾将克钟

定于夷王时期
,

将大小克鼎
、

克摄定于厉王时

期
。

陈梦家则将克器均定于夷王时期 唐兰将

克钟定为宣王器
,

而将大小克鼎
、

克摄定为厉

王器 马承源等学者则主张
,

应定于西周中期

孝王时 ’’
。

又如颂与史颂诸器
,

郭沫若定于恭王

时
,

陈梦家分别定于夷
、

厉时期
,

此后
,

多数学

者主张定为宣王时器 『
”’。但近年来

,

随着新材料

的涌现和断代研究的深人
,

不少学者倾向于将

这些铜器的年代向下拉到宣幽时期
。

例如
,

彭

裕商就将表二所列举铜器都定于宣王范围内
,

刘启益也修改旧说
,

将原定于厉王的克器
、

两

比器改定于宣王时期
’

“

夏商周断代工程
”

专家组初步排定的西

周金文历谱中
,

除寰盘
、

两比纂 鼎
、

善夫山鼎

排在厉王外
,

其余
“

四要素
”

俱全之器均排在宣

王范围内 ’川
。

杨家村窖藏出土后
,

参加
“

工程
”

的不少学者表示
,

应将寰盘调整至宣王
。

近

年
,

李学勤等学者更倾向于将颂器定于幽王三

年
’‘。因此

,

笔者主张将上述铜器 颂器除外

均定在宣王时期 ”
, ’,颂器则定于幽王三年

,

这

与近年西周铜器断代及年代学研究的最新成

果基本符合
。

由此我们似可得出一个推论 凡是铭文中

出现
“

周康某宫
”

或
“

周康宫某宫
” 、 “

周康宫某

大室
”

的铜器
,

其年代均不早于宣王
。

就 目前

所见
,

这类铜器中纪年最早者是宣王十六年
,

是否还有年代更早的
,

尚有待今后新材料的验

证
。

另外
,

熬吏鼎和善夫山鼎的
“

图室
” ,

也是宣

王时新出现的册命地点
,

熬吏鼎的年代似乎也

不会早于十六年克钟
。

笔者试用这一原则检视上海博物馆所藏

成钟的年代
,

也获得了支持
。

成钟铭文 曰
“

唯

十又六年九月丁亥
,

王在周康挥 夷 宫
,

王亲

赐成此钟
。

成 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
。 ”

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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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物 年
·

第 期

内之字为刻铭
,

其中前 字在征部
,

后 字在

左鼓
,

最后 字 含重文 为铸铭
,

亦在左鼓
。

据陈佩芬介绍
,

此钟征部原本铸有铭文
,

被刮

去后改刻现在的铭文
。

这种情况在东周时期比

较多见 ”“
,

但在西周铜器中还极为罕见
。

估计

此钟的原主人因为获罪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利
,

其家产被周王籍没
,

周王将此钟转赐给成
。

成

遂将原铭文中含有器主之名以及作器缘由的

部分刮去
,

改刻成 自己的纪事之辞
,

留下原有

的
“

暇辞
”

部分
,

与之衔接而成一全篇
。

此钟篆

部及正鼓部均饰卷云纹
,

右鼓有一小鸟
,

形制
、

纹饰均类似西周中期的应侯视工钟 “
, ’。但刻铭

年代显然比作器年代要晚得多
。

陈佩芬将其定

为厉王器
。

然而其铭文中出现
“

周康夷宫
” ,

根

据前文的分析
,

其年代不应早于宣王
。

碰巧的

是
,

成钟的年
、

月
、

干支可与宣王时的克钟相

合
,

后者为
“

十六年九月初吉庚寅
” ,

恰在成钟

的
“

丁亥
”

之后三 日
。

因此笔者认为
,

成钟刻铭

的纪年应为宣王十六年 ’
‘“ ’。在宣王时期出现这

种罕见的转赐铜器
、

毁铭改刻的现象
,

可能与
“

国人暴动
”

之后的局势动荡有关
。

众所周知
,

在西周中期晚段至晚期偏早阶

段的册命
、

赏赐类铭文中
, “

康宫
”

是出现最多

的地点
。

据笔者不完全统计
, “

康宫
”

在恭王至

厉王时期共出现 次
,

类似者还有
“

康寝
” 、 “

康

庙
” 、 “

康大室
”

等
,

各出现 次
。

其次为恭鼓时期

的
“

新宫
”

出现 次
,

望蔓 铭文称
“

周

康宫新宫
” ,

说明
“

新宫
”

是设于
“

康宫
”

之内
。

其

余还有
“

大庙
”

出现 次
、“

周庙
” 、“

成宫
” 、“

成

大室
” 、 “

穆王大室
” 、 “

挥 夷 宫
”

均只出现

次
,

应该也都属于周王室的宗庙系统
,

但它们

与
“

康宫
”

的关系并无明确证据
。

从宣王十六年

开始
, “

周康某宫
”

或
“

周康宫某大室
”

这一类地

点在册命铭文中反复出现 表一所列铭文共

篇
,

而单称
“

康宫
”

者却变得极为少见
。

伊纂铭

文称
“

王在周康宫
,

旦
,

王格穆大室
” ,

可见
“

穆

大室
”

是设于
“

康宫
”

之内
。

因此
, “

康宫
”

在这一

时期可能已经成为周王室宗庙的总称
, “

周康

昭宫
” 、 “

周康穆宫
”

等则是在
“

康宫
”

之内分设

的昭
、

穆等历代先王的宗庙 ‘
’ ’,而

“

某大室
”

则

是指
“

某宫
”

的正室 这一点唐兰先生也曾约略

提及
。

这种现象应非偶然
,

而是反映了周王

室宗庙制度的某种变革
,

或者至少是宗庙称谓

的变化
。

除册命地点的变化外
,

宣幽时期的册命铭

文中还有一些新现象
,

以下略举四事

一 在西周册命类金文中
,

史官代宣王命

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
,

一般以
“

王呼某册命

某曰
”

开头
。

而在两套述鼎铭文中
,

除了
“

王呼

某册命某
”

外
,

还多了一位
“

授王命书 贵书
”

的史官
。

在四十二年鼎铭中
,

受
“

王呼
”

而
“

册

责
”

述的是史域
, “

授王责书
”

的是尹氏 而在四

十三年鼎铭中
,

两者的位置刚好颠倒
,

受
“

王

呼
”

的是尹氏
, “

授王命书
”

的是史域
。

可见
,

这

两种职能的区分并不严格
,

执行者都是史官
。

类似这种出现两位史官的册命铭文
,

目前所见

只有越鼎
、

寰盘 鼎 和颂器
,

其中年代最早的

是趣鼎 宣王十九年
。

可见
,

这一新现象与册

命地点的变化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‘
’“ ’。

二 表二列举的宣幽时期铜器铭文中
,

有

三篇都是由
“

宰
”

来充当右者
,

即越鼎的
“

宰

讯
” ,

寰盘 鼎 的
“

宰额
” ,

颂器的
“

宰引
” 。

西周时

期的
“

宰
”

属于周王身边的近臣
,

其主要职责是

服侍周王及后妃的 日常起居
,

管理各项宫廷事

务
。

类似的职官还有西周早期常见的
“

小臣
”

和

中晚期的
“

善 膳 夫
” 。

这类近臣起初多由被征

服的异族人担任
,

其实质是家内奴隶
,

身份 比

较低微
。

因此
,

西周册命铭文很少见到由
“

宰
”

来充当右者的
。

据 目前所见
,

自西周中期晚段

至厉王时期
,

可确定由
“

宰
”

担任右者的册命类

铭文只有 篇
,

即望篡
、

蔡篡
、

吴方彝
、

害篡
、

师赘篡 ‘’ ’。

其中蔡篡铭文明确记载
,

受命者蔡的职官是
“

宰
” ,

职责是
“

死司王家
”

望篡器主也受命
“

死

司毕王家
” ,

其官职亦应是
“

宰
” 。

害的职责是
“

官司夷仆
、

小射
、

底鱼
” ,

可能是管理周王的部

分近卫部队
,

而师赘的职官则是乐师
,

两者也

都与周王关系密切
。

只有吴方彝的器主官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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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作册
”

亦称
“

内史吴
” ,

属于史官系统
。

可

见这一阶段由
“

宰
”

任右者的册命仪式中
,

受命

者多是周王身边的近臣
,

与
“

宰
”

属于同一职官

系统
。

在宣幽时期三篇由
“

宰
”

充当右者的册命

铭文中
,

只有越鼎器主的官职不详
。

颂器的器

主又称
“

史颂
”

见于史颂鼎
、

篡等器
,

是史官
,

但又受命监管成周的商贾
。

寰盘 鼎 的器主又

称
“

师寰
” ,

属于武官师氏
,

师袁篡铭文记载
,

他

曾率师征伐淮夷
。

由此可见
,

这一时期由
“

宰
”

槟右的受命者
,

其身份已不限于内朝近臣
,

其

职权亦远远超越宫廷事务
,

这又从侧面反映了

作为右者的
“

宰
”

自身地位的提高
。

而近臣权势

的增长则是王权加强的重要表现之一
,

这是宣

王时期很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 ’ ’
。

三 在四十三年述鼎所记册命仪式之末
,

有这样一个仪节
“

述拜稽首
,

受册佩以出
,

反

返 人荃 勤 圭
” 。

同样的地方
,

四十二年述鼎

则作
“

述拜稽首
,

受册责以出
” ,

未言
“

返入巍

圭
” 。

之所以有这种区别
,

大概是由于前者有正

式的职官任命
,

后者只是赏赐礼物和田地
。

类

似的仪节以往只见于姗七年善夫山鼎和三年

烦器铭文 ’ ’
,

前者称
“

山拜稽首
,

受册佩以出
,

返入荃 勤 章 璋
” ,

后者称
“

颂拜稽首
,

受令

命 册
,

佩以出
,

返人勤璋
” 。

可见这种仪节开

始在册命铭文中出现
,

很可能是宣王晚期的

事
,

幽王时期仍在延续
。

《诗
·

大雅
·

韩奕 》曰
“

韩侯人勤
,

以其介圭
,

人勤于王
” ,

此诗历代学

者多定为宣王时
。

《左传 》嘻公二十八年记载
,

晋文公接受天子册命后
, “

受策以 出
,

出人三

勤
” ,

说明春秋时期的册命礼仍在沿袭这种仪

节 ’ ’
。

述鼎的
“

靴圭
”

以往未见于册命铭文
,

仅

在五年碉生篡 铭中出现
,

但彼器所记

只是发生在碉生与其宗君召伯虎之间的仪式
。

单述的地位虽然高于善夫山和史颂
,

但
“

勤圭
”

的级别是否如陈汉平所说的那样高于
“

勤璋
” ,

尚难确定
,

至少在当时普通贵族的交往中
,

也

存在
“

靴圭
”

的现象
。

四 述盘铭文记载
,

周王命单述
“

飘司四

方吴 虞
、

普 林
,

用宫御
” 。

单氏家族世袭为

王朝虞官
,

职掌山林川泽
, “

用宫御
”

应是指以

山林川泽的出产供应宫廷之需
。“

用宫御
”

一语

以往仅见于幽王三年的颂器铭文
,

器主颂的职

责是
“

官司成周贾廿家
,

监司新造贾
,

用宫御
” ,

应该是管理成周的一些商贾
,

以其货物供给王

室
。

由此看来
, “

用宫御
”

作为一种官职专用语
,

也是从宣王末年才开始出现
。

不少学者指出
,

单述官司
“

四方虞林
”

的职能表明
,

周厉王对山

林川泽实行
“

专利
”

的政策为宣王所继承
。

而
“

用宫御
”

一语出现于册命铭文中
,

则说明厉王

时期尚属非常手段的
“

专利
”

政策
,

至此已得到

制度化的确立
,

而其目的正是为了解决王室的

经济需要
。 “

用宫御
”

的范围不仅包括 山林川

泽
,

还覆盖了成周的工商业
,

也说明王室对经

济资源的控制在强化 ‘ ’
。

以上我们探讨了宣王时期册命类铜器铭

文出现的一些重大变化
。

在笔者看来
,

这些变

化可以作为今后断代研究中划分厉
、

宣两代铜

器的参考标准
。

以往学者虽然在西周晚期铜器

的具体断代方面做了不少工作
,

并且提出此期

铜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早
、

晚两段的设想 ’ ’
,

但未能拿出像唐兰
“

康宫原则
”

那样的明确断

代标准
。

实际上
,

宣王时期 至少是中后期 的

铜器与厉王时期相比
,

无论是在器类组合还是

在器形
、

纹饰上
,

都能看出一些变化的端倪 ’ ’
。

如果能将本文提出的标准与器形
、

纹饰
、

铭文

用语及字体等因素相结合
,

对西周晚期铜器做

一番全面的清理
,

我们对厉
、

宣两代铜器分界

的认识应该会更加清晰
,

本文的观点也可借此

得到检验 ’肠 ’
。

当然这项任务并非本文所能完

成
,

还有待于研究者的共同努力
、

附记 新近公布的文盏铭文说
“

唯王廿又

三年八月
,

王命士各父殷南邦君
、

诸侯
。 ”

李学

勤指出
, “

士 宵父
”

就是克钟铭文中的
“

士 育
” ,

并将此器与驹父摄相联系
,

认为其年代为宣王

二十三年 《文摄与周宣王中兴 》
,

《文博 》

年第 期
,

其说甚是
。

文摄的公布又为宣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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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物 年
·

第 期

期增加了一件标准器
,

值得重视
。

笔者撰写本

文时未及利用这条材料
,

现附记于此
。

【 有关资料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《陕西眉县杨家

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 》
,

《文物 》印 年第

期 陕西省文物局
、

中华世纪坛艺术馆《盛世吉

金—陕西宝鸡眉县青铜器窖藏》
,

北京出版社
,

年
。

相关研究论著近年已有数十篇之多
,

在

此不能详举
。

关于器主之名
,

学者或释为
‘

速
” ,

或

释为
“

途
” ,

或读为
“

佐
” 。

笔者暂从李零等先生说

参见李零《读杨家村出土的虞述诸器 》
,

《中国历

史文物 》以 年第 期
,

释为
“
述
” 。

李学勤曾经指出
, “

杨家村窖藏青铜器 盂除外

应属宣王后半
,

与铭文纪年是吻合的
”

《眉县杨

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 》
,

《文物 》印 年第 期
,

第

页
,

很多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看法
,

笔者深表

赞同
。

【 颂器见于著录者
,

包括篡 件 犯
、

鼎

件 一 、

壶 件 一 。

另有史

颂器
,

学者多认为
,

史颂与颂为同一人
。

另外
,

本

文所引金文资料若不加特别说明
,

皆出自中国社

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《殷周金文集成 》
,

中华书

局
, 一 年

,

直接在器名之后用括号标注
,

形式为
“

卷数 序号
” 。

【 成钟的器形
、

拓片参见陈佩芬《夏商周青铜器研

究 》
“

西周篇 下
” ,

第 一 以刃 页
,

上海古籍出

版社
,

抖年
。

下引陈佩芬说出处相同
。

【 吴虎鼎的铭文及器形参见穆晓军《陕西长安县出

土西周吴虎鼎》
,

哎考古与文物 》 年第 期
。

相

关讨论亦详见该期
。

【 唐兰《作册令尊及作册令彝铭文考释 》
,

《国立北

京大学国学季刊 》四卷一期
,

年
。

后收人 唐

狡先生金文论集 》
,

第 一 页
,

紫禁城出版社
,

年
。

【 唐兰《西周铜器断代中的
“

康宫
”

问题 》
,

《考古学

报》 年第 期
。

后收人《唐兰先生金文论集 》
,

第 一 页
,

紫禁城出版社
,

年
。

【 郭沫若《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》下册
,

第

一 、 一 页
,

上海书 舌出版社
,

年 陈梦家《西周铜器断代 》
,

第 一 页
,

中

华书局
,

又 年 《唐兰先生金文论集 》
,

第

页
,

紫禁城出版社
,

年 马承源 主编《商

周青铜器铭文选》第三卷
,

第 一 页
,

文物

出版社
,

年
。

【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》下册
,

第

一 页
,

上海书店出版社
,

年 陈梦家《西

周铜器断代 》
,

第 一 、

肠 一 页
,

中华书

局
,

仪”年
。

马承源主编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》中
,

将颂器定为宣王
,

史颂器定为
“

共和
” ,

下引彭裕

商书则将颂与史颂诸器都定于宣王时期
〔

〔 彭裕商《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 》
,

第

页
,

巴蜀书社
,

以〕年 刘启益《西周纪年 》
,

第
、

页
,

广东教育出版社
,

年
。

参看《夏商周断代工程 年阶段成果

报告 简本 》
,

第 一 页
,

世界图书出版公

司
,

以 年
。

【 李学勤《颂器的分合及其年代的推定 》
,

《占文字

研究 》第二十六辑
,

中华书局
,

《 场年 朱凤瀚

《商周家族形态研究 增订本 》
,

第 页
,

天津

古籍出版社
,

又年
。

关于两比盏
、

蔓 鼎 的年代
,

笔者同意彭裕商
、

刘启益将其定为宣王器之说 而善夫山劲
,

笔者

亦赞成马承源
、

彭裕商
、

刘启益等
,

将其定为宣

王器 参看《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》及前引彭裕商
、

刘启益书
。

李学勤曾主张将山鼎定为厉王

年器 《膳夫山鼎年世的确定 》
,

《文物 》」 年

第 期
。

但山鼎造型
、

纹饰与毛公鼎
、

两比灿
、

梁其鼎等器接近
,

其蹄足宽大
,

亦为较晚的特

征
。

铭文中
“
返入觑璋

”

的仪节同于述灿
、

颂器
,

“
眉寿绰给永命灵终

”

等暇辞多见于宣幽时期
。

而李先生近年己倾向于将颂器定于幽 时
,

那

么山鼎的年代亦可相应调整到宣王
。

【 」 比如春秋中晚期的浙川下寺楚墓所出有铭铜器

中
,

就有不少铭文被刮去或破坏
,

学者推测
,

这

与器物原主在政治斗争中失败
,

家产改归他人

有关
,

参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《浙力下寺春秋

楚墓 》
,

文物出版社
,

年
。

关于成钟的资料
,

参见注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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鬓 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厉
、

宣铜器分界

【 】

【 」

,﹄︸,︼,‘

【 】

应侯视工钟图像参见王世民
、

陈公柔
、

张长寿

《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》
,

第 页
,

钟
,

文物出版社
,

年
。

该书将此钟定为西周中

期恭王前后
。

据张培瑜《中国先秦史历表 》齐鲁 书社
,

年 第 页
,

宣王十六年九月庚寅朔 是年建

月
,

则丁亥应在八月下旬
。

此表制定的前提是

西周晚期已有较精密的推步历法
,

但依照此表
,

目前仍有少数铜器无法排入宣王历谱中 如伊

复
。

可见当时历法的实际情况可能远比我们设

想的要复杂
,

故笔者不赞成将历法作为断代的

前提条件
。

朱凤瀚认为
, “

康宫
”

自昭王始建于成周之后
,

已

逐渐发展为一个极大的宗庙宫殿群区
,

康王以

后诸王宗庙都建立在此区域内
,

因此都在其宫

名前加
“

康
”

或
“

康宫
” ,

是为 了标明其所在地

《 召浩
、

洛浩
、

何尊与成周 》
,

《历史研究 》

拓年第 期
。

其说很有道理
。

过去曾有学者提出
“

共和
”

十四年应并人宣 长纪

年的看法 参看王 占奎《西周列工纪年拟测 》
,

《考古与文物 》侧 年第 期
,

其说虽尚未得到

学界广泛认可
,

但对于解释一系列重大变革何

以集中发生在宣王 十六年之后
,

未尝不是一个

有益的视角
。

西周中晚期还有一类铭文
,

是由王
“

呼
”

某人

“

召
”

某人人见
,

并赏赐其物品
,

担任
“

呼召
”

者常

见
“

宰
” ,

例如 师汤父 鼎
、

师速 方彝
、

大师虑篡 等
。

这种仪式其

实并非
“

册命
” ,

因此也无法反映
“

宰
”

的地位
。

宣幽时期
,

与
“

宰
”

同为近臣的
“

善夫
”

在金文中

显得更为活跃
,

其代表就是善夫克与梁其父子
,

学者多曾论及
。

关于西周晚期王权的加强
,

笔者

拟另文详论
。

晋侯苏钟铭文记载
,

周王在成周
“
公族整师宫

”

赏赐晋侯苏
“

驹四匹
” ,

而后
“

苏拜稽首
,

受驹 以

【 」

【 】

【 」

【

【 」

【 」

【

出
,

返人
,

拜稽首
”

参看马承源《晋侯苏编钟 》
,

收入《中国青铜器研究 》
,

第 一 页
,

上海

古籍出版社
,

年
。

铭文所记属于一般的赏

赐而非册命
,

故无右者
,

但其末尾的仪节除无

“

勤璋 走
”

之外
,

与 述诸器非常相似
。

关于晋

侯苏钟的年代
,

目前有厉
、

宣王两说
,

一时还

难有定论
,

但仅从此仪节看来
,

笔者觉得属于宣

王 年 的可能性似更大

有关论述可参看陈汉平《西周册命制度研究 》
,

第 肠 一 页
,

学林出版社
,

年
。

兮甲盘 铭文中周王命兮甲
“

政司成

周四方贾
,

至于南淮夷
” ,

正反映 了周王朝通过

成周贸易控制东南财赋资源的企图
,

也凸显 了

此时南淮夷对于王室经济的重要性
。

关于此盘

年代
,

学者多定为宣 王五年
,

笔者认为很可能是

幽王时器
,

在此不能详论

朱凤瀚在《古代中国青铜器 南开大学出版社
,

年 一 朽第 页就表达 这种看法
,

李学

勤也曾表示
,

杨家村铜器群可以帮助我们进一

步区别厉
、

宣两世的器物 《陕西眉县出土窖藏

青铜器笔谈 》
,

《文物 》 年第 期
,

第 页
。

比如西周晚期常见的平球腹蹄足鼎
,

在厉王时

期多数腹较深
,

蹄足不够发达 如大鼎
、

多友鼎
、

南宫柳鼎等
厂

而宣 祖寸期
,

此类鼎的腹较浅
,

蹄

足较宽大
,

年代愈晚则愈甚
。

又如西周晚期铜篡

虽绝大多数为敛 带盖的圈 三足姨
,

但宣幽时

期之器
,

其耳部装饰的兽首多有高耸的双角
,

口

中吐出向内勾卷的长舌
,

耳下的垂琪多呈翻卷

的象鼻状
,

其代表如伊焦
、

颂蕊
、

师震篇等
,

而这

种风格在厉工时期还极为少见
。

笔者在《单述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

意义 》一文 南开大学学报 析社版 》侧 年

第 期
,

总结了西周晚期铜器铭文中一些习惯

用语的演变规律
,

可作为本文的补充说明
。

责任编辑 郑 形

舒


